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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需要支持和帮助
金亮

做出 令人瞩目成果的 NGO

洋味十足的NGO

本报记者 金亮 张建国

11月26日，一个名为《M SM 人群预防AIDS行为
干预方式研究》 的报告正式面世 （M SM 指男性与男
性之间的性行为）。据了解，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
M SM 人群进行的这样大规模的研究。
这项研究由北京纪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策划并实

施。该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内容主要围绕
性别与健康、科学与教育展开，在M SM 人群中进行
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该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但他们的工作从1997年

就开始了。他们开通的99575北京 “同志热线” 除了
面向同性恋者提供热线咨询外，还在酒吧、浴池等场
所发放安全套及相关宣传材料。他们是最早在中国开
展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的组织。
此次完成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北京纪安德健康

教育研究所的一个大手笔。这个项目历时一年，以不
到8万元的有限资金，获得了25万字的研究成果。该
项调查工作完全是由同性恋人士实施，由于是 “自己
人研究自己人”，因而该研究表现出了独到的视角和
观点。该项目不是针对同性恋的研究，而是研究在
M SM 人群中什么样的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方法效
果最好，因此，他们对不同的行为干预方式进行了深
入分析。
虽然这份研究报告只是作为内部资料出版，但其

成果却令人瞩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中外相关机构的专家
学者对这个研究均给予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驻中
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教授称赞该研究是一项 “推动
性的工作”。

“山西迎春花互助小组”的咨询热线就设在这间窑洞里。图为该互助小组的负责人
（左一）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工作。

张建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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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 在
中国已经越来越多，他们所做的工作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NGO 在发展过
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经费不足和注
册难，是所有被访者一致提出的两大问
题。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万延海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开展艾滋
病相关工作的NGO 有三种：第一种是
政府支持的NGO ，比如中国性病艾滋
病防治协会、中国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以及各地艾滋病防治协会等，这些组织
都是在民政部注册的；第二种是国际艾
滋病工作组织，如英国救助儿童会、国
际艾滋病联盟等；第三种是民间的社群
组织。除了国际组织资金较充足以外，
中国的NGO 大多数都面临着经费问
题，尤其是民间的社群组织。
前不久刚刚完成 “M SM 人群预防

AIDS行为干预方式研究” 的北京纪安

德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至今
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大部分资金都来
源于志愿者捐助，所以基本上是有了项
目才会聘一些专职人员，没有项目的时
候就靠志愿者抽时间做工作。研究所在
北京一个小写字楼里租了一间不到20
平方米的房间，专职工作人员有两个，

每月工资仅几百元。所长郭雅琦说：“我
们工作的目标人群是社会不认可的边
缘群体，所以获得资金比较难，这么多
年的工作都是靠志愿者在幕后默默无
闻地做着奉献。”
郭雅琦坦言，资金问题阻碍了他们

的发展。因为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便
难以建立稳定的队伍，而完全靠志愿者
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员的不稳定性
和工作的长期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十分
突出。
另外，注册难也是中国的NGO 遇

到的一个大问题，很多民间组织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NGO 的名分。
在中国，NGO 作为社会团体应该

在民政部门注册，但是有种种条件限
制，比如必须有主管单位等。因此，很多

民间组织，包括“纪安德”、“爱知行”等，
都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NGO 做的是公
益事业，是没有利润的非营利性机构，但
是，既然在工商部门注册，就成了企业，
就要交税。像“纪安德”获得的“M SM 人
群艾滋病干预项目”资金本来就只有8万
元，交了税以后就少了近一万元，因此，
很多志愿者参与这个项目完全是凭工作
热情，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郭雅琦说：
“我们做的是NGO 该做的事，但是没有
享受NGO 的待遇。”
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使得众多

NGO 的处境颇为尴尬，难以充分发挥作
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
究所所长李�说：“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公益性组织发
挥作用。很多领导干部经常说，某某事情
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社会’
指的就是这块。但是如果制度上不提供
这个空间，你让他怎么做？”

郭雅琦说：“NGO 是政府联系社会
的一个桥梁，但在我国，政府和NGO 的
关系还没有理顺，很多政府部门认为
NGO 都是和政府作对的，尤其是那些真
正意义上的NGO 。我觉得这种担心有一
定的理由，但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对
NGO 缺乏了解。”
万延海说，目前政府事业单位完全

由政府拨款，一些事业单位仍然是大锅
饭，很多人不做事，如果社群组织也可
以加入，就可产生竞争机制，这些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另外，政府如何面对
来自NGO 的批评也值得重视，一个开明
的政府应该鼓励人们批评自己，而不能
给敢于批评自己的人“穿小鞋”。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

官赵鹏飞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与中国政
府有关部门联合做了一个关于中国艾
滋病情况的评估报告，其中就提到了中
国的NGO 在注册方面的困难和经费不
足，以及能力不足、参与有限等问题。报
告建议加强NGO 的建设，在适当的时候
改善法律、法规，使他们能更好地开展

工作。 文/金亮 张建国

热心帮助其他NGO的NGO
提到那些为预防控制艾滋病辛勤工作的人们，

不能不说说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
海。他于1994年开始组织“爱知行动项目”，2002年成
立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以下简称 “爱知
行”）。由于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
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万延海都可以称得上
是“知名人士”。
“爱知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艾滋病相关的信
息收集整理和交流，即系统地收集每个地区的艾滋
病相关信息，每周出一份信息简报。在此基础上，“爱
知行” 对当前的政策法规以及一些涉及艾滋病患者

人权的事件也作出了一些反应，包括写评论、做研究报
告、提出看法等。另外，他们还开展了与艾滋病相关的法
律教育、咨询和援助。
“爱知行”不仅自己开展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工作，
而且还尽力支持其他民间组织的发展。目前，国内与“爱
知行” 有互相支持关系的民间组织有二三十家，“爱知
行”为其中十多家提供了技术、经费、电脑设备等方面的
支持，并经常资助各类学生组织开展预防艾滋病的活
动。由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起组织的“山
西迎春花互助小组”，便是得到“爱知行”资助的民间组
织之一。

充满泥土气息的NGO

“山西迎春花互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
互助小组发起人之一老季（化名）家的窑洞里，12
名骨干每天在这里轮流值守电话，而拨打这个电
话的，全是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迎春花互助小组”成员除了为咨询者解答
问题，需要的时候还要上门服务，少的时候两三
天出去一次，多的时候每天都要出去。
“迎春花”有12名骨干，都是艾滋病患者或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从1998年开始，自发关爱
感染者。
几年来，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各村的艾滋病

患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家里宣传艾滋病知识，
结合自己的治疗经验，解答患者有关治疗的问
题，提供有关医学信息。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去
各家走访的时候，往往是以走亲访友为名。
村民老李（化名）曾经卖过血，老季第一次去

他家的时候，老李说：“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没
必要检查。”第二次，老季带上宣传材料去，老李
嘴上说不看，但资料还是留下了。老李的妻子后
来告诉老季，丈夫把资料看了一夜。第三次，见到
老季，老李开始问这问那了，但还是下不了决心
去检测，因为害怕真的被查出来，不仅自己受歧
视，还影响孩子的婚事。
后来，老李生病了，怀疑自

己是艾滋病，老季又登门劝其去
检测，这次老李终于下了决心
（接受记者采访时，老季尚未得
知老李的检测结果）。
从今年5月开始，“迎春花”

得到了“爱知行”的资助。

除了像“迎春花”这样充满泥土气息的
NGO ，还有一些洋味十足的NGO 也在尽心
竭力地为艾滋病防治事业工作着。法国无国
界医生组织就是这样。他们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去年12月1日合作开
设了艾滋病门诊，免费为南宁地区的艾滋病
患者提供治疗。
这里有6名医务人员，其中3名来自国

外。这里使用W HO 推荐的治疗方案，药物全
部从国外进口，费用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承
担。截至今年9月，该诊所登记在案的患者共
有180人，其中110名达到治疗标准的患者正
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据介绍，该诊所今年年
底前，要为200～250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
该诊所不仅提供药物治疗，同时还组织

几名感染者作为志愿工作者，为其他患者和
感染者提供关爱服务。在该门诊采访时，记
者遇到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患者，他就是一
名志愿者，经常到门诊部给其他患者和感染
者提供咨询，包括心理和情感方面的交流、
疏导。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这里共有三位。

防治艾滋病不能忽视NGO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对记
者说：“我们这里是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方面最大的
NGO 。”从1993年成立至今，该协会创办了《中国性病
艾滋病防治》杂志，组织召开了中国NGO 预防控制艾
滋病工作联席会议，拍摄了防治艾滋病电视宣传片，
举办了艾滋病科普展览，沿铁路线开展了艾滋病防治
宣传活动，开展面向感染者的关爱工作和高危人群的

行为干预工作。戴志澄自豪地说：“很多国际会议都要
我们去参加，我们这个组织代表了中国的NGO 。”
戴志澄说，国外非常重视NGO 的作用。在国外，

有诚信的NGO 的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国外现在特
别关注NGO ，有一半的工作都要交给NGO 去做。在
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有些行为如卖淫、吸毒是非法

的，政府部门与这类人群进行沟通难度较
大。再如同性恋，这个人群十分封闭，由政
府部门出面到这类人群中去开展工作，难
度更大。而NGO 没有政府色彩，比较容易
接近这些特殊人群，因此，NGO 在这方面
有着自身的优势，可以做很多政府难以做
或不便做的事。此外，NGO 运作非常灵活，
不需要层层审批，因而效率较高。
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一些不

确定的领域政府不适合介入，说‘是’或者
说‘否’都太沉重了。在这些需要尝
试的探索性领域，就应该由民间组
织去做工作。”
戴志澄强调，在艾滋病的预防
控制工作中，不能忽视
NGO 的作用。世界卫生
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
官赵鹏飞也指出，无论
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

展中国家，目前，在预防控制艾滋
病方面，NGO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NGO
没有享受应有待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NGO 恐怕是一个陌生的词
汇，然而，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艾滋病防治
工作中，NGO 已经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非常推崇NGO ，而NGO

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泰国和柬埔寨就是这样。
泰国是亚洲第一个艾滋病流行被逆转，即感染率下
降的国家，柬埔寨是第二个。在这两个国家，NGO 在
安全套推广、同伴教育、同性恋人群的行为干预、对
感染者的社区关怀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柬埔寨，安全套推广完全是靠NGO 完成的。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协调官赵鹏飞教授

强调，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预防
控制艾滋病方面，NGO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NGO 虽然是非政府力量，但是，他们与政府并
不是对立和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强调，民间

组织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政府的力量再强大，民间组
织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我国，NGO 在发展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

问题。注册难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之
一。这个问题，恐怕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
有很大关系。现在，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革，但
旧体制下产生的旧思维模式却依然在某些领域延续。
因此，直到现在，NGO 的社会地位和处境仍然不尽如
人意，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就因此而大打折扣。资
金困难是困扰着NGO 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很多
NGO 都是申请国外资助，然而，总是靠国外资助恐怕
是不行的，我们国内很多企业都在资助歌星、球队，为
什么就不能资助NGO 呢？
我们应该给NGO 更多的支持，给他们创造更宽松

的环境，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资助，让他们更好地发挥
作用，因为预防控制艾滋病不能没有NGO 。

非政府组织（non
goverm ent orgerniza鄄
tion），简称NGO 。这种
组织的行为不是政府行
为，不代表政府的意志
和政策导向，政府对其
活动可以支持，也可能
仅仅是有所联系。
在防治艾滋病的斗

争中，世界各地的NGO

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
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我国的艾滋病防

治工作中，同样活跃着
NGO 的身影。世界艾滋
病日前夕，本报记者采
访了几家NGO 组织，让
我们一起走近NGO ，了
解NGO 在艾滋病防治
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和贡
献。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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